
方寸
不亂
方 芳

眼
睛
做
了
個
小
手
術
，
不
能
濕
水
，

也
不
能
低
頭
。
半
個
多
月
來
，
都
在
不

同
地
區
的
髮
型
屋
洗
頭
，
去
到
哪
裡
洗

到
哪
裡
，
但
求
方
便
，
這
居
然
讓
我
找

到
最
便
宜
的
髮
型
屋
。

哪
一
區
洗
頭
最
便
宜
？
你
一
定
以
為
是
偏

遠
地
區
了
，
其
實
，
市
中
心
的
銅
鑼
灣
區
平

到
你
笑
，
銅
鑼
灣
駱
克
道
的
樓
上
新
潮
髮
型

屋
林
立
，
總
有
一
間
在
左
近
，
因
為
競
爭

大
，
要
大
小
通
吃
，
所
以
洗
頭
價
甚
低
，
其

中
一
間
洗
頭
價
僅
五
十
八
元
，
價
錢
便
宜
得

令
你
無
法
相
信
。
相
反
，
來
到
油
麻
地
，
髮

型
屋
並
不
容
易
找
，
洗
髮
六
十
多
元
，
居
然

比
銅
鑼
灣
還
要
貴
哩
。

有
次
去
上
環
辦
事
，
順
便
洗
頭
，
居
然
無

法
找
到
髮
型
屋
，
打
電
話
問
一
下
在
上
環
辦

事
的
小
友
，
他
介
紹
我
到
上
環
永
樂
街
唯
一

的
樓
上
舖
，
髮
型
師
說
要
等
四
十
五
分
鐘
，
因
為
洗
頭

師
傅
沒
上
班
，
需
要
找
替
工
。
原
來
有
了
最
低
工
資

後
，
洗
頭
工
都
轉
行
，
選
擇
做
輕
鬆
的
工
種
了
，
全
行

洗
頭
工
奇
缺
。

轉
到
蘇
杭
街
摸
上
傳
統
理
髮
店
，
瞥
見
陳
設
都
是

﹁
老
古
董﹂
，
幾
個
上
海
老
師
傅
，
都
是
穿
上
劃
一
理

髮
師
制
服
，
很
有
點
派
頭
。
正
想
轉
身
離
去
，
正
閒
着

的
上
海
老
師
傅
，
見
到
我
這
難
得
的
女
賓
，
熱
情
拉
門

迎
客
。
不
好
意
思
拒
絕
，
唯
有
來
一
趟﹁
洗
髮
懷
舊
之

旅﹂
。

老
師
傅
替
我
墊
好
圍
巾
，
嘩
啦
啦
就
把﹁
啤
酒
樽﹂

洗
髮
水
往
我
頭
上
倒
，
坐
着
搓
髮
洗
頭
，
然
後
再
到
發

黃
的
躺
椅
沖
水
，
再
用
重
型
風
筒
吹
呀
吹
，
有
時
不
經

意
要
躲
一
下﹁
陣
陣
熱
風
薰
薰
吹﹂
。
這
情
景
，
時
光

倒
流
數
十
年
，
喚
起
了
少
年
的
回
憶
，
從
古
董
理
髮
店

到
新
潮
髮
型
屋
，
不
經
不
覺
走
過
了
幾
十
年
。

老
師
傅
囑
，
農
曆
年
尾
過
了
十
五
，
男
賓
已
經
雙
計

了
，
女
賓
則
在
年
廿
七
才
雙
計
，
最
好
年
廿
六
來
。
何

日
君
再
來
？
沒
有
答
案
。

洗髮懷舊之旅

隨
着
新
年
的
腳
步
臨
近
，
又
一
輪
的
送
禮
大
軍

開
始
在
各
家
門
前
來
來
往
往
。
我
家
也
不
例
外
。

對
於
很
多
循
例
送
菸
酒
茶
的
朋
友
我
都
婉
言
謝

絕
了
。
一
直
與
我
是
君
子
之
交
的
朋
友
往
年
並
沒

有
送
過
我
任
何
禮
物
，
今
年
出
乎
意
料
地
要
上
門

送
禮
，
且
很
神
秘
地
告
訴
我
此
禮
物
是﹁
投
其
所

好﹂
，
我
一
定
喜
歡
。

朋
友
送
禮
來
的
時
候
我
滿
心
期
待
，
最
後
卻
是
樂
極

生
悲
：
禮
物
送
到
門
口
，
卻
被
朋
友
失
手
打
爛
。
拆
開

破
爛
的
包
裝
，
才
發
現
裡
面
是
碎
成
幾
片
的
紅
陶
花

盆

︱
果
然
是
我
喜
歡
的
。

朋
友
頓
時
垂
頭
喪
氣
，
遺
憾
不
已
。
對
於
破
了
的
花

盆
，
我
在
心
疼
之
餘
又
坦
然
面
對
，
趕
忙
到
商
店
買
回

膠
水
和
鵝
卵
石
，
把
碎
裂
的
花
盆
拼
接
起
來
用
膠
水
黏

上
，
在
拼
接
處
仔
細
地
黏
上
大
小
不
一
的
鵝
卵
石
。
膠

水
乾
了
之
後
，
幾
道
蜿
蜒
的
鵝
卵
石
鑲
在
裂
縫
處
，
絲

毫
看
不
出
黏
貼
的
痕
跡
。
因
為
破
碎
而
造
成
的
瑕
疵
反

倒
像
是
紅
陶
花
盆
原
本
就
做
了
這
樣
的
設
計
，
別
有
一

番
風
味
。
朋
友
眼
見
原
以
為
成
了
廢
品
的
花
盆
華
麗
變

身
，
驚
嘆
不
已
。

記
得
夏
天
的
時
候
和
朋
友
去
外
地
旅
遊
，
偶
然
逛
進

一
個
賣
紫
砂
茶
具
的
小
店
，
朋
友
左
挑
右
選
了
一
把
紫

砂
壺
，
先
是
十
分
喜
歡
，
後
來
發
現
了
一
點
小
瑕
疵
，

喜
歡
完
美
的
他
馬
上
就
決
定
不
要
那
把
茶
壺
。

我
拿
起
朋
友
放
下
的
壺
看
了
看
，
那
把
壺
的
形
、

氣
、
神
都
是
我
所
喜
歡
的
，
朋
友
嫌
棄
的
瑕
疵
其
實
很

小
，
不
留
意
的
話
根
本
發
現
不
了
。
我
和
老
闆
又
講
了

講
價
，
因
為
瑕
疵
的
緣
故
，
老
闆
便
把
價
格
降
低
了
好

些
，
於
是
我
高
高
興
興
地
買
下
了
那
把
壺
。

後
來
又
買
了
一
個
很
有
特
色
的
紫
砂
杯
，
回
家
一
看
，
內
裡
有

道
不
易
察
覺
的
小
口
子
，
覺
得
有
些
礙
眼
，
就
沒
用
來
喝
茶
。
有

一
天
無
意
中
把
煙
斗
放
上
去
，
杯
子
的
顏
色
、
造
型
都
像
是
度
身

定
做
的
煙
斗
托
，
用
來
做
煙
灰
缸
也
正
合
適
，
杯
子
便
不
經
意
地

派
上
了
更
合
適
的
用
場
。

回
到
家
後
把
新
買
的
茶
壺
和
有
瑕
疵
的
那
把
茶
壺
一
起
用
老
茶

頭
煮
了
兩
個
小
時
來
開
壺
，
那
把
壺
上
的
小
小
痕
跡
已
蕩
然
無

存
，
油
亮
的
壺
身
比
其
他
的
茶
壺
看
上
去
更
為
完
美
。
後
來
朋
友

來
訪
，
看
到
被
我
改
造
了
的
茶
壺
後
悔
不
迭
，
竟
又
耍
起
賴
皮
，

拿
了
他
買
的
另
一
把
紫
砂
壺
換
走
了
我
的
那
把
壺
。

其
實
我
平
日
買
的
很
多
東
西
都
不
完
美
，
不
多
不
少
都
有
些
小

瑕
疵
。
但
正
因
為
有
了
這
樣
那
樣
的
瑕
疵
，
所
買
之
物
價
格
又
會

相
對
便
宜
一
些
。
譬
如
我
十
分
喜
歡
的
一
件
襯
衫
，
買
的
時
候
我

要
的
款
式
商
家
只
剩
一
件
，
襯
衫
的
胸
前
卻
又
破
了
一
個
洞
，
最

後
便
宜
買
了
回
去
。
母
親
替
我
在
破
洞
的
地
方
繡
了
一
片
樹
葉
，

襯
衫
竟
因
此
變
得
特
別
起
來
，
穿
出
去
，
在
同
等
品
牌
裡
成
了
獨

一
無
二
的
一
件
。
又
譬
如
我
在
街
頭
遇
到
的
幾
個
咖
啡
杯
，
是
商

家
或
打
爛
或
拿
錯
而
無
法
配
成
套
的
幾
個
杯
子
，
講
價
後
便
宜
買

了
回
來
，
卻
配
成
了
一
套
特
別
美
麗
經
典
的
混
搭
風
。

瑕
疵
之
美
最
特
別
的
莫
過
於
錯
版
的
郵
票
和
錯
版
的
人
民
幣
。

小
小
的
印
刷
錯
誤
把
原
本
的
瑕
疵
品
變
成
了
寶
貝
，
最
後
成
了
超

越
其
本
身
價
值
無
數
倍
的
收
藏
品
。

現
代
的
婚
姻
有
許
多
不
得
已
結
合
在
一
起
的
男
女
，
分
手
之
後

又
尋
到
了
心
儀
的
另
一
半
。
按
說
半
路
夫
妻
和
元
配
夫
妻
相
比
也

算
是
一
種
瑕
疵
，
而
正
是
因
為
彼
此
都
經
歷
過
不
完
美
的
婚
姻
歷

程
，
重
新
組
合
在
一
起
的
，
有
過
了
失
敗
的
經
驗
，
才
更
懂
得
如

何
去
對
待
新
的
另
一
半
，
懂
得
如
何
去
經
營
一
份
和
諧
的
婚
姻
，

讓
新
的
婚
姻
變
得
更
融
洽
、
更
完
美
。

俗
話
說﹁
千
金
難
買
心
頭
好﹂
，
買
東
西
買
的
就
是
心
頭
好
，

不
需
要
完
美
無
缺
，
只
要
是
你
喜
歡
的
，
當
你
擁
有
它
以
後
，
它

就
是
特
別
的
，
哪
怕
有
一
點
瑕
疵
，
那
也
是
獨
一
無
二
的
美
麗
。

對
於﹁
心
頭
好﹂
，
無
論
它
是
否
有
瑕
疵
，
對
於
喜
歡
它
的
人

來
說
，
那
便
是
另
一
種
完
美
。

瑕疵是另一種完美

一
場
似
是
而
非
的
大
帽
山
雪
霜
，
讓
人

們
見
識
到
一
位﹁
港
女﹂
的
囂
張
：﹁
冒

險
是
我
的
自
由
，
救
人
是
你
們
的
職

責
。﹂
罵
政
府
、
罵
警
員
，
甚
至
罵
記

者
，
成
為
時
下
掌
握
了
社
交
媒
體
新
一
代

港
人
的﹁
話
語
權﹂
，
他
們
自
視
有
型
有
款
，

夠
膽
夠
潮
。

他
們
更
充
分
利
用
這
種
權
力
/
權
利
，
稍
不

順
心
，
就
大
發
雷
霆
，
手
機
在
你
面
前
揮
一

揮
，
眼
眉
揚
一
揚
，
嗓
子
吊
一
吊
，
你
上
鏡
，

她
也
跟
着
上
。
果
然
一
夜
成
名
，
潮
爆
網
絡
，

哪
管
是
醜
態
和
臭
名
。

然
而
，
名
氣
是
一
把
雙
刃
劍
，
可
助
你
出
盡

風
頭
，
也
可
令
你
無
地
自
容
，
就
像
那
位﹁
大

帽
山
港
女﹂
，
無
理
取
鬧
地﹁
型﹂
了
一
陣
子

後
，
就
遭
人
網
絡
欺
凌
、
起
底
。
我
雖
然
不
贊

成
侵
犯
他
人
隱
私
，
然
而
，
對
這
種
濫
用
個
人

自
由
和
權
利
而
侮
辱
他
人
的
人
，
除
了﹁
以
其

人
之
道
，
還
治
其
人
之
身﹂
外
，
還
有
其
他
方

法
嗎
？

身
為
女
性
，
我
很
不
喜
歡﹁
港
女﹂
這
個
稱

呼
，
更
討
厭
什
麼﹁
剩
女﹂
甚
至﹁
盛
女﹂
這

些
標
籤
。
年
前
電
視
台
一
連
製
作
多
個﹁
港

女﹂
特
輯
，
專
門
請
來
男
士
品
評﹁
港
女﹂
種

種
惡
行
，
諸
如
自
戀
、
拜
金
、
公
主
病
、
自
以

為
是
、
把
男
友
當
水
泡
、
約
人
必
遲
到
、
動
輒

教
訓
人
等
等
，
我
就
很
懷
疑
其
代
表
性
。

可
能
生
活
圈
子
不
同
，
那
些
在
媒
體
上
尤
其
是
電
視
上

被
人
議
論
的﹁
港
女
及
其
行
徑﹂
，
我
可
從
來
沒
見
過
。

物
以
類
聚
，
我
身
邊
的
女
友
們
都
自
力
更
生
，
待
人
有

禮
，
要
求
也
合
理
。
但
在
兩
年
多
前
的﹁
林
老
師
事
件﹂

之
後
，
我
相
信
，
類
似
的﹁
港
女﹂
還
真
不
少
。

我
好
奇
的
是
，
這
些
自
以
為
勇
敢
、
實
則
可
憐
無
比
的

﹁
港
女﹂
身
邊
的
男
士
表
現
，
居
然
如
此﹁
包
容﹂
。
所
謂

見
微
知
著
，
當
這
些
男
士
如
此
默
認
或
支
持
女
友
肆
意
踐
踏

人
的
尊
嚴
時
，
他
有
一
天
也
會
受
到
同
樣
的﹁
禮
遇﹂
。

今
日
香
港
，
無
理
取
鬧
已
成
為
新
常
態
，
執
勤
的
警
察

成
為
他
們
的
出
氣
袋
，
雖
然
這
樣
的
人
不
多
，
甚
至
只
佔

極
低
的
比
例
，
但
一
隻
老
鼠
可
以
壞
了
一
鍋
湯
，
就
像
那

來
來
去
去
就
百
多
人
的﹁
勇
武
本
土
派﹂
，
卻
可
以
掀
起

一
場
傷
害
兩
地
人
民
情
感
的﹁
中
港
大
戰﹂
，
不
可
輕

視
。自

由
誠
可
貴
，
權
利
要
爭
取
，
但
被
人
濫
用
而
蓄
意
破

壞
社
會
秩
序
、
辱
罵
他
人
的
行
為
，
無
論
她
的
動
機
如
何

高
尚
，
都
要
受
到
譴
責
。

「港女」的自由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還
不
到
一
星
期
，
便
是
送
羊
迎
猴
，
新
年
一

家
團
圓
的
好
日
子
。
說
句
恭
賀
語
、𢭃
利
是
皆

是
小
孩
子
最
喜
愛
的
新
年
活
動
。
一
年
之
中
最

﹁
富
有﹂
時
間
非
新
年
莫
屬
，
金
額
之
大
可
以

是
平
常
零
用
錢
數
倍
，
對
小
孩
子
來
說
，
突
如

其
來
的
富
起
來
，
興
奮
莫
名
！
家
長
們
可
利
用
這
好

時
機
與
孩
子
討
論
金
錢
運
用
，
上
一
課
真
實
的
理
財

課
。
財
務
商
數(Financialintelligence)

，
簡
稱
財
商

(FQ
)

，
是
近
十
多
年
新
興
詞
彙
。
香
港
人
特
別
經
歷

過
經
濟
高
低
潮
，
逐
漸
明
白
理
財
的
重
要
性
。
成
人

與
孩
子
理
財
觀
念
不
同
，
成
人
可
能
以
抵
抗
通
脹
、

財
富
增
值
等
為
大
前
提
。
但
對
孩
子
來
說
，
明
白
金

錢
與
財
富
區
別
，
了
解
什
麼
是
需
要
與
慾
望
，
懂
得

施
比
受
更
有
福
是
最
更
為
重
要
的
。

幼
稚
園
的
孩
子
，
可
嘗
試
了
解
貨
幣
分
別
。
中
國

傳
統
文
化
長
輩
給
小
孩
子
紅
封
包
，
叫﹁
壓
歲

錢﹂
，
寓
意
對
晚
輩
送
上
祝
福
，
小
孩
子
應
學
習
接

利
是
時
的
禮
貌
，
多
說
祝
福
語
。
小
學
生
可
嘗
試
了

解
正
確
的
金
錢
運
用
，
父
母
每
天
辛
勞
工
作
，
微
薄

薪
水
除
了
應
付
日
常
開
支
外
，
準
備
過
節
用
品
、
添

新
衣
、
封
紅
包
等
支
出
不
少
。
培
養
孩
子
明
白
物
質

得
來
不
易
，
教
導
他
們
把
一
點
利
是
錢
貢
獻
給
家

庭
，
捐
助
給
有
需
要
的
人
。
中
學
生
的
年
紀
不
大
不

小
，
容
易
受
朋
輩
影
響
，
球
鞋
、
外
套
、
手
機
，
天

天
新
款
，
怎
追
也
追
不
了
。
家
長
先
不
用
否
定
子
女

的
慾
望
，
追
求
新
款
證
明
孩
子
與
時
並
進
，
而
且
朋

輩
間
需
要
話
題
。
家
長
可
與
子
女
一
起
探
討
其
功

能
、
價
值
，
從
中
更
可
了
解
年
輕
人
心
態
。
以
一
種

先
接
納
後
討
論
方
式
，
年
輕
人
最
受
落
。
當
我
們
接

納
子
女
心
理
需
要
，
他
們
的
心
扉
也
會
為
你
而
開

啟
，
再
慢
慢
引
導
他
們
了
解
什
麼
是
需
要
，
什
麼
是

慾
望
。

金
猴
迎
春
，
祝
福
大
家
猴
年
事
事
如
意
！

教育孩子財務商數 思旋
天地
思 旋

我
在
台
灣
大
學
畢
業
後
，
第
一
份
見
的
工
，

是
去
應
徵
聯
經
出
版
公
司
的
編
譯
，
結
果
是
，

因
為
在
那
段
時
間
裡
，
︽
中
國
時
報
︾
副
刊
刊

登
了
我
的
小
說
︽
兩
個
故
事
︾
，
聯
經
就
找
我

去
當
了
編
輯
，
因
此
後
來
才
有
機
會
進
入
新
聞

界
。
︽
兩
個
故
事
︾
自
然
分
成
兩
個
不
同
的
故
事
，

但
故
事
前
我
引
了
杜
甫
︽
春
望
︾
的
前
四
句
作
前

言
：﹁
國
破
山
河
在
，
城
春
草
木
深
。
感
時
花
濺

淚
，
恨
別
鳥
驚
心
。﹂

如
今
看
看
世
事
，
從
唐
朝
到
如
今
已
經
歷
了
一
千

多
年
，
但
是
烽
火
遍
地
的
情
況
依
舊
存
在
，
在
中
東

地
區
，
有
多
少
城
鎮
一
如
杜
甫
︽
春
望
︾
的
情
景
？

而
逃
難
到
歐
洲
的
難
民
，
在
濺
淚
之
餘
，
更
是
步
步

驚
心
。

杜
甫
身
處
亂
世
，
他
對
人
世
間
的
蒼
涼
，
最
能
體

會
，
他
的
︽
贈
衛
八
處
士
︾
：﹁
人
生
不
相
見
，
動

如
參
與
商
。
今
夕
復
何
夕
，
共
此
燈
燭
光
。
少
壯
能

幾
時
，
鬢
髮
各
已
蒼
。
訪
舊
半
為
鬼
，
驚
呼
熱
中

腸
。
焉
知
二
十
載
，
重
上
君
子
堂
。
昔
別
君
未
婚
，

兒
女
忽
成
行
。
怡
然
敬
父
執
，
問
我
來
何
方
。
問
答
乃
未
已
，

驅
兒
羅
酒
漿
。
夜
雨
剪
春
韭
，
新
炊
間
黃
粱
。
主
稱
會
面
難
，

一
舉
累
十
觴
。
十
觴
亦
不
醉
，
感
子
故
意
長
。
明
日
隔
山
岳
，

世
事
兩
茫
茫
。﹂
年
輕
時
讀
此
詩
，
已
經
可
以
感
受
到
詩
裡
的

蒼
涼
，
如
今
讀
起
來
，
感
受
就
更
深
了
，
因
為
詩
句
寫
的
，
都

是
自
己
經
歷
過
的
感
懷
。
詩
句
裡
的﹁
夜
雨
剪
春
韭﹂
，
可
知

杜
甫
寫
此
詩
時
，
正
值
春
天
。

春
天
，
就
算
有
多
少
感
懷
，
總
是
讓
人
帶
着
希
望
的
。
杜
甫

的
︽
春
夜
喜
雨
︾
：﹁
好
雨
知
時
節
，
當
春
乃
發
生
。
隨
風
潛

入
夜
，
潤
物
細
無
聲
。
野
徑
雲
俱
黑
，
江
船
火
獨
明
。
曉
看
紅

濕
處
，
花
重
錦
官
城
。﹂
就
算
滿
天
黑
雲
，
杜
甫
心
中
還
是
懷

着﹁
花
重
錦
官
城﹂
的
鮮
花
在
春
色
裡
怒
放
的
到
來
。

中
東
的
難
民
，
也
是
懷
着
這
樣
的
期
待
心
情
，
踏
上
前
往
歐

洲
之
路
吧
？

由《春望》談起

琴台
客聚
胡野秋

隨想
國

興 國

臨近春節，各高校在讀生紛紛打理行裝，興沖
沖回家過年。小朱和他女友小琴卻打不起精神，
也無回家的打算。
小朱七年前從河南某大學本科畢業，覺得學歷
還低，就報考碩士研究生。三年後碩士畢業的他
仍覺得意猶未盡，又報考博士研究生。這樣又經
過三年半艱苦拚搏，終於拿到博士文憑。但當他
信心滿滿地去人才市場應聘時，卻發現很難找到
一家如意的崗位。有兩個單位願意接納他，但待
遇很低，他搖頭離開。
快三十歲的小朱徒喚奈何地對我道：「讀博三
年，我一直過着資料室、餐廳、宿舍三點一線的
生活，沒看過一場電影、沒進過一次公園，心煩
時最多玩玩電子遊戲。唉，你說，我究竟該怎麼
辦？」
我一時無言以答。如今像小朱這樣的事例實在
很多了。
我知道，目前中國博士畢業生數量已超過美
國，成為全球博士學位人數最多的國家。中國每
年招收碩士研究生50萬人以上，招博士生5萬人
左右，這些高學歷者看問題往往居高臨下，希望
找到「高大上」的職業，但職場容量畢竟有限，
僧多粥少。更重要的是，其中不少的博士、碩士
質量堪憂，不能引起用人單位的青睞。
為了幫小朱解疑釋結，我約了幾位專家到茶
館，大家邊品茗邊暢談。
小朱先談了他的讀博經歷。他悻悻地說，三年
間他們博士生承擔了導師一半以上的課題任務，
有些導師的橫向課題百分之百由學生完成，博士
生簡直成了導師的廉價勞動工具。「我們甚至一
接到導師的電話心裡就發毛，既怕導師又佈置新

的額外任務，又擔心與用人單位斷了聯繫。導師
的作用是『指點、激勵、鋪路』，沒有導師來
『導』，我們怎會有很好的進步呢？」
小琴「讀博」第三年了，對小朱的話感同身

受。她說：「有時節假日想約小朱出去放鬆一
下，『老闆』—就是導師一個電話就把你鎖住
了，他下達的任務雜七雜八包羅萬象，從國家級
課題的立項和實驗，到為研討會佈置會場、配送
水果，再到接送專家、購買機票甚至洗衣服、寄
快遞之類，讀博三年來沒少為老闆跑腿『幹私
活』，這些活多數與自己的學業毫不搭界呀！」
小朱披露，有的「老闆」帶一百多名博士生，
哪有功夫當好導師呢？一些導師對學生疏於管
理，像「放羊」一樣放任自由，教學處於無管制
的自由狀態，甚至對學生送上來的論文看都不
看。高校本該是最和諧的地方，現在卻變得師生
之間冷漠又生疏。小琴說：「我好羨慕當年錢學
森、華羅庚、茅以升、梁思成等等大師們與學生
促膝暢談、並肩攻堅的情景，可惜自己運氣不
好，沒有遇到這麼好的導師！」
小朱補充說：「多數博導還是空中飛人，長期

見不着面，對學生不聞不問，課題由副導師安
排，而副導師都很年輕，自己也在忙着寫專著、
評職稱，哪有空顧我們呢！」他說，這些都導致
一些博士研究生無法完成正常學業，有的乾脆放
棄不學，長期不去學校，甚至下海經商、出國探
親，結果當然很慘—多年寒窗苦讀考得的博士
生名額，因為無法按期畢業而被清退。
某研究所趙所長不苟同小朱的說法。趙說，中
國現行的是導師制，「導師制」就是教授（博
導）對學術資源和教育教學有較大的自主空間，

但現在許多導師並無這個空間。這個「短板」致
使導師在教學實踐中難以保障學生的教學質量，
而要去片面迎合和追求上級下達的教學指標，包
括博士生的數量、比例等。「現在博士生招生規
模愈來愈大，師資力量卻沒有跟上，導師分身無
術，哪來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耐心地指導學生？
於是，拖延學習期限、變學生為導師廉價勞動力
等現象，也就應運而生！」
鄭州升達大學陳教授接口道，博士屬於金字塔
頂端少數族群，一向為人們羨慕。但當前的現實
是：研究生就業率不及本科生，而就業率最高的
卻是高職生，民企已是知識青年擇業的主要舞
台。陳說：「如今博士就業主要是去高校、科研
單位或者考公務員，想進一流大學任教，沒有
『海歸』的金字招牌是很難的，去二三流學校他
們又不甘心，處於『高處不勝寒』的博士們就進
退兩難了。」
夏先生在一家500強企業任人力資源部總監，
他說，博士生是一個國家精英教育的顯現，但其
素質也需要社會實踐來檢驗，博士生找不到工作
的緣由也值得分析。現在不少用人單位對中國的
博士培養並不滿意，在對新進博士生創新能力的
評價上，用人單位認為「一般」和「差」的佔了
三分之二。「與本科、研究生相比，博士生的就
業面會相應窄一些。人才需求最多的是各類企
業，而企業對工作經歷看得更重，所以博士生進
企業反而優勢不大啊！」
陳教授完全同意老夏的觀點，對小朱他倆說：
「所以啊，博士生也要轉變觀念，找準自己的定
位，讀書讀得愈多，規劃的方向應該愈明確才
好！」
老先生說：「有人把學歷看得很重，但企業用

人很務實，適合的人才是最好的，學歷高固然是
件好事，但是學歷高不代表能力強。博士生雖然
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但企業卻更歡迎本科生甚
至中專生中的技能型、複合型人才。我公司也有

不少博士生，但工作上卻不盡人意，還不如一些
普通大學生。事實勝於雄辯，事實給我們倒逼出
一種觀點—文憑高不如水平高，重學歷不如重
能力！」
我插嘴道，文化大家錢鍾書沒有博士頭銜，國
學大師陳寅恪連學士學位也沒有，新近榮膺諾獎
的屠呦呦被稱為「三無」科學家—她沒有博士
學位、留洋背景和院士頭銜……但他們個個是人
中蛟龍時代菁英，這就證明，學歷不等於能力，
重要的不是文憑而是水平！
小朱和小琴點頭稱是，但仍面色陰沉。他倆都
是「大齡青年」了，兩人「拍拖」也有六七年，
一說到婚姻事就很不爽。眼看春節來臨，雙方父
母年年催他倆趁過年完婚，他倆卻心有苦衷。小
朱說：「我弟弟的孩子都兩歲了，我一個博士生
卻沒工作幹，怎麼有臉回家！」小琴說：「我今
年也要讀博畢業，如果與小朱一樣，就慘了！」
我拉住他倆的手說：「不要氣餒！你們還年

輕，年輕就是資本！李克強總理一直在強調『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嘛，你們何不開動腦筋
自己創業呢？」
陳教授立馬舉了幾位博士生創業成功的範例，

講得他倆眼睛一
亮……
小朱和小琴似乎

看到了希望，終於
抬起頭來，目光中
閃現憧憬之光。兩
人說：「謝謝各位
指點，今年春節我
們就回家，好好考
慮一下，猴年一定
利用所學知識創
業，屆時還要請諸
位光臨我們的開業
典禮呢！」

博士的苦衷

何
止
沒
有
免
費
午
餐
，
當
大

家
讚
嘆
香
港
這
塊
福
地
四
季
如

春
，
積
聚
起
來
該
冷
的
日
子
、

不
颳
的
寒
風
，
也
終
於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降
臨
了
。
農
家
俗

語
有
說
：﹁
南
風
入
大
寒
，
冷
死
早

禾
秧
。﹂
憑
他
們
千
百
年
來
祖
傳
預

測
，
大
寒
那
天
如
果
溫
暖
如
夏
，
春

耕
的
日
子
必
然
天
氣
反
常
，
寒
風
刺

骨
。就

今
年
聖
誕
那
幾
天
該
冷
不
冷
，

元
旦
過
後
老
天
也
應
驗
一
下
算
算
小

賬
，
氣
溫
忽
然
下
降
至
三
四
度
了
。

滿
堆
笑
臉
的
女
士
，
正
慶
幸
早
前

買
來
沒
機
會
穿
着
的
皮
褸
羽
絨
，
終

於
可
以
大
搖
大
擺
一
顯
自
我
陶
醉
嬌

貴
的
身
價
，
尤
其
慣
在
水
銀
燈
下
生

活
一
族
，
不
用
像
過
去
炎
熱
的
日

子
，
急
着
披
上
最
新
冬
裝
在
開
大
冷

氣
匹
數
的
大
場
面
出
鏡
，
而
樂
於
享

受
足
以
冷
壞
街
外
露
宿
者
的
真
正
北
風
。

儘
管
氣
溫
出
奇
的
低
，
因
寒
冷
而
死
亡
的
露

宿
長
者
比
往
年
少
，
大
概
是
因
為
天
文
台
早
早

預
告
氣
溫
將
會
下
降
，
讓
市
民
早
作
準
備
。
然

而
，
路
上
未
見
滿
街
凍
死
骨
，
卻
有
本
來
孵
在

安
樂
窩
身
子
單
薄
的
少
爺
小
姐
，
身
在
福
中
不

知
福
，
偏
偏
逞
強
冒
着
風
雨
攀
上
大
帽
山
、
飛

鵝
山
，
親
歷﹁
仆﹂
中
不
知﹁
仆﹂
，
自
己
受

罪
無
話
可
說
，
浪
費
政
府
人
力
物
力
資
源
之

餘
，
身
困
連
消
防
救
護
隊
都
無
法
登
上
的
險

路
，
這
些
明
知
故
犯
的﹁
無
知
勇
士﹂
，
得
救

之
後
，
竟
然
毫
無
愧
色
！

加
拿
大
、
法
國
等
地
的
政
府
，
有
鑑
於
一
些

冥
頑
不
靈
、
不
聽
勸
阻
的
人
，
已
立
法
例
，
當

已
宣
佈
某
些
地
方
不
宜
前
往
，
仍
然
一
意
孤
行

者
，
一
旦
他
們
遇
險
需
要
拯
救
的
話
，
一
切
開

支
都
必
須
由
該
等
人
士
自
己
支
付
。

最
奇
怪
是
憂
心
以
後
看
不
到
寒
冬
的
校
長
家

長
，
急
於
入
夜
帶
領
小
朋
友
到
大
帽
山
看
霜

雪
，
根
據﹁
南
風
入
大
寒﹂
的
自
然
規
律
，
這

些
小
朋
友
十
八
歲
前
的
冬
天
暖
洋
洋
，
十
八
歲

後
也
必
然
會
迎
接
一
個
今
日
校
長
和
家
長
都
看

不
到
更
嚴
寒
的
冬
天
，
這
樣
急
於
催
生
，
豈
非

擔
心
將
來
人
口
爆
炸
嚴
禁
結
婚
生
子
，
就
計
劃

小
朋
友
十
二
歲
先
行
註
冊
結
婚
？

這個冬天冷得怪 翠袖
乾坤
連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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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畢業即面臨失業問
題。 新華社


